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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儿童文学研究者是儿童文学研究者是““一身三任一身三任””，，因为儿童文学是与社会因为儿童文学是与社会、、学校学校、、家庭紧密联系的文学家庭紧密联系的文学，，具有具有

强烈的现实性强烈的现实性，，这门学科的服务对象这门学科的服务对象、、研究对象关系到千家万户研究对象关系到千家万户。。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为研究而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为研究而

研究研究，，而要充分关注现实社会中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方方面面而要充分关注现实社会中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方方面面，，这种现实性与应用性还体现在这种现实性与应用性还体现在

这门学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门学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下一代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下一代。。

记 者：您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如果您自己来概括自己的学

术道路的话，您觉得有哪些关键词？

王泉根：真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我

1981年读本科时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第

一篇儿童文学研究论文至今，居然已36年了。这

三十多年间，我所花精力最多的还是在儿童文

学。我的研究之路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文献起步”。

儿童文学研究也需要文献功夫与积累。这与

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格局密切相关。我在上

世纪80年代初开始摸索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

时，发现这一领域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翻遍当

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居然找不到“儿童文

学”。1981年9月7日晚上，当时正读大三，我在

晚自习看书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于是赶紧记录

在日记本上：“忽然想到：刚才在看文学研究会章

节，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注重现实人

生，这使他们必然要注意到儿童的解放和教育问

题。因此，文研会成员(如叶圣陶、冰心、郑振铎)

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们的文

学宗旨所导致的结果。由此想到：考试后可否撰

写《文学研究会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之类的论文。”

这一“发现”使我兴奋不已，但投入进去才感

到说清楚这个问题要写一本书。于是我将研究生

报考方向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

究方向”，带着“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这个问

题，到浙江师范大学师从蒋风老师读研，完成了

12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

文学运动”》。我以上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发

起的“儿童文学运动”作为论题，全面考评、论证了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在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

编辑等方面对现代儿童文学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

献与深刻的历史影响；提出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儿

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的，而创建这

种新型儿童文学的先驱者，正是文学研究会作家

群。这是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新文学作出的独特而

辉煌的贡献，应当写入现代文学史册。没想到，我

的这篇学位论文，居然与王瑶、钱谷融、叶子铭等

名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书”，于1987年9月出版，出版时改名为《现代

儿童文学的先驱》。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在给我

的信中写到：“《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材料丰富，

论述精当，足补现代文学史之阙，足见用力之勤。”

这更坚定了我从事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信心。浙

师大读研期间，我还搜集并编选了周作人有关儿

童文学的文集，1985年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以

《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为书名出版。

早年的儿童文学“文献”功夫与“史”的视

野，使我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与思维

观念，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也因为有第一手历

史文献打底，我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前世今生有了

自己的看法，底气充足，不会被人左右。同时，

也养成了“一切从事实出发”的学术信条，不人

云亦云，更不会讨好与迎合。这大概也可归为

“独立之思想”吧。

第二个关键词是“一身三任”。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共同构成文学研

究的三驾马车，一般说来，儿童文学研究者通常

是“一身三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一身三任”的状

况：“凡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事，我都会

竭尽全力去做：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文学现象评论，

从作家作品批评到青年作者扶持，从学科建设到

对外交流，从研究生培养到各类评奖。”人虽辛苦，

乐也由此而生。使我最感欣慰的是，我为大连出

版社策划创设“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

奖”，并已主持了四届评奖。这个奖项从初评、复

评到终评，全程采取“匿名”评审，真正做到了只看

作品不看人，从而使一大批草根作者脱颖而作。

史、论、评“一身三任”的作为从我出版的论著

中也可以看出。文学史的有《中国儿童文学概

论》；属于理论的有《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儿童

文学教程》《王泉根论儿童文学》；属于批评的有

《中国儿童文学新视野》《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

观察》《儿童文学的精气神》；史论结合的有《现代

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

此外还有应用型论著《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

学》等。

记 者：我知道您的研究范畴不仅仅在于儿

童文学，对民俗学、姓氏学也有很大的兴趣。对您

来说，它们仅仅是您儿童文学主业之外的兴之所

至，还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能带给您不同的灵

感与启发？

王泉根：诚如你所说，我的研究兴趣涉及到中

国文化的姓氏学研究，对民俗学也有所涉猎。中

国传统学术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我自从事儿

童文学研究以来，深感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的问

题，更是文化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背后是成人社

会如何理解儿童与如何对待儿童，也即“儿童观”

问题；而儿童观背后则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变革与

时代思想的脉动。因而研究儿童文学，尤其是研

究中国儿童文学史，一定要从历史文化的大格局

出发。

从事中国文化的姓氏学研究，我最大的收获

有两点：一是对历史的敬意；二是跨学科的研究方

法。对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

究，同样需要怀抱对历史的敬意，对民族文化的敬

畏与自信。我不同意有论者提出的：由于中国“古

代文献里从未出现过‘儿童文学’一词，可见古人

的意识里并没有‘儿童文学’这一个概念”，因此中

国古代没有出现“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所

以中国古代是不存在儿童文学的。“文学”的概念

从来都是开放的、不断演变发展的，需要不断充

实、扬弃、完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不同时代

会有不同的文学定义与阐释，自然也有不同的儿

童文学定义与品质。我的这一观点是我即将完成

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的重要立论基础。

就我的文化观而言，是对民间民俗文化深深

的敬意与热爱。“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曾提出

中国文化的“三层次说”，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

与下层文化，又将中层与下层归纳为“民俗文

化”。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化与儿童文学

的关系。我深受钟老这些观点的启发与影响。

我认为，人类文学的发展，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

学是必然途径。对文学的理解，既有作家文学，

也有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整个文学的组成部

分。只要有民间文学的存在，就有文学的存在，也

就有儿童文学的存在，因为民间文学在很长的历

史阶段是成人和儿童一致接受与共享的文学。我

的这一看法也是我即将完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

论》的重要立论基础。

记 者：您一直倡导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要求自己的学生要对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教

育学等有基本的了解，您觉得这种跨学科研究对

儿童文学研究来说为什么特别重要？

王泉根：是的，跨学科研究是我一直倡导并身

体力行的。根本原因是儿童文学生来就是一门跨

学科之学。认识儿童文学从认识儿童始，儿童文

学的一切特点，皆是因其受众对象少年儿童的特

点，诸如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社会化特点而引起

的。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会直接影

响到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接受和感悟，因而儿童文

学研究，既要“身在此山中”，又要“跳出圈子外”，

借用多学科知识与资源，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研

究。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是否真正懂得“儿

童文学为何物”的理论素养。同时，儿童文学是一

项系统工程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研究者，

不仅要从事作家作品批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

还要关注儿童文学出版、阅读推广、教学传播等，

要具有相应学科的知识背景结构。

跨学科研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传统，

五四一代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例如，1924年赵景

深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儿童文学论文集《童话评

论》，就将所选论文分为三大“跨学科”板块：一是

民俗学上的研究，二是教育学上的研究，三是文学

上的研究。1932年，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一

书的自序中写道：“要研究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

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修养。”

接着又写：“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

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

是不错的。”

记 者：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与神话传说、

民间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您觉得当代儿童文

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是否有这种理

论自觉？在您的视野中，是否有作家在这方面做

的比较好？

王泉根：儿童文学与神话传说、民间文学的关

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之

母，而神话更是“太祖母”。神话是人类对世界和

自我的最早认知，是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

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由此解释宇宙、人类和

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界秩序的最初奠定，

蕴涵着人类最深层的思维和心理。虽然神话不是

真正的历史，但是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神话时

代开始的，每个民族的神话都隐喻着自己的民族

精神。中国也有自己的“创世神话”与神话时代，

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

都体现了反抗绝望和痛苦的英雄气概，中国神话

早就奠基下了中华民族的信仰与基因。

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儿童文学理

论缺乏对民族神话、民间文学的理性认知与自觉，

人不要忘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代儿童文学

作家，十分重视从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中吸取丰富

的艺术营养，借鉴民间文学的题材、形式，强调童

话的民族特色、中国气派，写出了一大批传世的经

典之作，如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洪汛涛的《神

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任德耀的童话剧《马

兰花》，阮章竞的长篇童话诗《金色的海螺》等等；

还出现了一批直接从民间文学嫁接转化过来的作

品，塑造了“葫芦娃”、“九色鹿”、“渔童”等深深植

根于一代孩子记忆深处的艺术形象。

应当指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用神

话传说、民间文学反哺儿童文学的传统正在开始

复归，一批作家把目光从国外转到了本土民族的

地气与文脉，童话与幻想文学的创作态势发生了

可喜的改变，出现了可圈可点之作。例如王晋康

创作的神话题材长篇小说《古蜀》，黄蓓佳的《中国

童话》，薛涛的《精卫鸟与女娃》《夸父与小菊仙》

等。这些作品以实写虚，幻极而真，将幻想文学深

植于中国文化的民族之根，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创

作新的艺术探索与收获。

记 者：您一直为幻想文学鼓与呼。这几年

的幻想小说的创作非常活跃，您认为这些作品有

什么比较明显的特征？

王泉根：尽管90年代末期我们曾有过“大幻

想文学”的口号与出版品，但真正出现幻热文学的

创作热，则是在最近三四年间。其重要原因是网

络文学勃兴，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即时性，为幻

想文学提供了最合适的平台与契机。互联网搭建

的网络幻想平台，《魔戒》《哈利·波特》等作品的持

续影响，新世纪儿童文学在童话、儿童科幻小说、

动物小说等文体方面积聚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更

新，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呼唤儿童精神素质并

倡扬“保卫想象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幻想儿

童文学这才得以快速发速，并探索出自己的特色。

以“大白鲸”优秀幻想儿童文学获奖作品为

例，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当今幻想儿童文学创作

的艺术追求与观念更新，呈现了幻想儿童文学的

四种基本艺术形式及其审美特征：一是以科学和

未来双重进入现实为特征的科学幻想，如《拯救天

才》《最后三颗核弹》等；二是将幻想直接瞄准社会

百态与现实情绪的人文幻想，如《大熊的女儿》《寻

找蓝色风》等；三是以原始/儿童思维为幻想基准

的童话幻想，如《点点虫虫飞》《现在是雪人时间》

等；四是以远古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

及其活动为叙事的神话幻想，如《古蜀》，就是当今

神话幻想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虽然幻想思维的

模式不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题材内容不同，但

创作目标都是一致的：保卫想象力，用幻想托举梦

想，当然优秀的幻想儿童文学作品也能直达成年

人的精神领域。

记 者：对当前现实题材儿童文学，您怎么评价？

王泉根：我认为，发展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

应取现实型与幻想型形成互补、现实题材儿童文

学与幻想题材的儿童文学两只翅膀一起飞翔的路

向，用更加丰富多元的儿童文学作品服务于少年

儿童。但就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当前

创作现状看，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依然是原创主

流。近几年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亮点集中在

两方面：一是关注“三农”问题，体现为“农民工子

弟文学”；二是书写抗战历史题材。

“农民工子弟文学”可以分为“农村留守儿童”

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两大类。“留守类”

作品关注仍在农村的孩子的教育问题、生活问题、

心理孤独问题乃至由此诱发的社会问题，这有陆

梅的《当着落叶纷飞》、牧铃的《影子行动》、孟宪明

的《花儿与歌声》、曾小春的《手掌阳光》、胡继风的

《鸟背上的故乡》等，这是小说。还有报告文学，如

舒辉波的《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邱易东的《空巢十

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以及刘泽安的

儿童诗集《守望乡村的孩子》等。这些作品揭示了

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有苦难，有困

惑，有憧憬，有希望，也有温暖与阳光。

“进城类”作品更多关注进城农民工子弟的教

育问题，从教育机会的获得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

置，从打工子弟学校的艰难生存到社会各界的无

私援助。伍美珍的报告文学《蓝天下的课桌》与徐

玲的小说《流动的花朵》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之作。

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新近出版的有曹

文轩的《火印》、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史雷的

《将军胡同》、左昡的《纸飞机》、张吉宙的《孩子剧

团》等，还有201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

际，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8部“烽火燎原原

创少年小说”。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贯

穿始终的思想主脉,中华民族坚不可摧、凤凰涅槃

的民族精神永远鲜活地流贯在儿童文学的艺术版

图中，成为激励民族下一代精神成长的动力。

上述作品直面少年儿童的现实生存状态，承继

了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传统，说明“现实

主义精神”依然是今天儿童文学创作的主导力量。

记 者：您非常注重文学史的研究，也特别强

调学术训练的基本功，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您是

理论研究的“实践派”，一直带领学生积极介入文

学现场，关注作家动态，关注最近作品，并积极推

动儿童阅读。您认为进入现场对研究有什么重要

作用？

王泉根：刚才我说到儿童文学研究者的职业

特点往往是“一身三任”，因为儿童文学是与社会、

学校、家庭紧密联系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这门学科的服务对象、研究对象关系到千家万

户。就拿我们北师大文学院来说，与社会联系最

密切的是这两类文学，一是当代文学，再一类就是

儿童文学。如果你真正投入到儿童文学中去，就

会发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儿童文学学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就要求

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而要充分关注今天现实

社会中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

种现实性与应用性还体现在这门学科具有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要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下一代。

记 者：另一方面，和现场的这种贴近，您认

为会不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您觉得应该

如何把握这种分寸感？使得学术研究和现场参与

形成一种有关联的适当距离？

王泉根：我希望能在儿童文学基础理论与文

学史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却不得不花很多的精力

来做当下的文学批评，当然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批评家往往不是好的预言家。我在最近完成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的序论中有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你的这一问

题，我是这样思考的：正在变化运动着的文学与

文化现象的研究，是“当代”问题的研究。对“当

代”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带了冒险性的，因为它关

注的是还在变化着的事物，而变化着的事物一时

是很难看清楚的，更是不易说清楚的。正因如

此，这就具有了双重属性：既具有开拓性，同时也

具有挑战性即冒险性——多少年以后，时过境

迁，当人们再来阅读这些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场”

发声的论著时，里面的观点与结论是否会“另当

别论”？但这也正是一个学者的责任之所在：因

为我们追踪了当下，负责任地记录了当下并阐释

研究了当下。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与价

值之所在：知难而进地啃硬骨头，自然更能激发

与显示出作为学者的智慧、创造和潜质。因而即

使后之视今，或许会“时过境迁”，但它们也将是一

种真实的现象意义之体现。

记 者：目前来说，儿童文学学科在整个高等

院校中是什么情况？您能大概介绍一下吗？除了

儿童文学专业，初等教育也纳入了儿童文学课程，

这方面的情况也请您介绍一下。

王泉根：我十多年来一直在为儿童文学学科

在高校学科设置中的生存权、发展权奔走呼吁，还

发表过长篇论文批评教育部学科设置的不合理

性。最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善，一个重要变化是初

等教育（也即培养小学教师的教育）中的儿童文学

学科正在崛起。还在十多年前，我就预测到了这

一趋势，我把发展儿童文学学科的希望与重点转

向初等教育系统。我认为，高校儿童文学教学研

究的新领域、新拓展正在那些由中师、普师、幼师、

教育学院等，或因合校、或因升格而重组的新兴师

范院校、大学里面；随着中等师范学校系统在新一

轮教育改革中的改制（淘汰或被师院合并），儿童

文学教学研究必将在新兴师范院校找到用武之

地，这是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的

生长点。为此，我曾联合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连

续多年召开全国初教学院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100多所高校设置有初

等教育学院，也有的叫小学教育系（院），儿童文学

是这些高校学生必修的重点学科，发展势头很好。

记 者：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取得了这样重要

的突破，对儿童文学研究应该也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您觉得这些年来儿童文学研究取得了哪

些明显的进步？

王泉根：是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与儿

童文学研究的进步，这是近10来年使人欣慰的现

象。儿童文学研究的进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

批年轻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已经成长成熟，走上研

究的前台。新一代是以“70后”为主体的女学者

群，女性与儿童有着天然联系，我想女学者群理应

更细腻地把握儿童特点以及儿童文学的审美教育

品质。新一代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几乎都是博士出

身，高学历、高起点，又有很好的外语能力与互联

网能力，他们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而且

注重儿童文学与教育学、艺术学、传播学等的跨学

科联系与研究，因而这也使当今儿童文学研究出

现了新的格局与热点。

第二，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每个学科都有自

己的研究领域、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和专门的

术语系统。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拓宽新的研究

领域，创建新的理论体系，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提

出新的理论话语。新世纪儿童文学直面市场经

济、多元传媒等影响、冲击与挑战，积极开拓新的

研究空间，不断提出新成果。新的学术空间的开

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儿童文学的多媒体、多

艺术研究，包括图画书、动漫、儿童影视、网游儿童

文学研究等；二是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研究；三是

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研究，如分级阅读、班级阅读

等；四是儿童文学出版传播研究 。

第三是选择新的研究方法。注意研究方法的

更新，寻找新的更能切实有效地激活儿童文学学

科的研究方法，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界的一种

气象，主要体现在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

上。这些方法主要有：一是“儿童视角”研究；二是

成长与成长小说研究；三是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

的生态伦理与文化研究；四是儿童文学女性主义

研究；五是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等。这方面的理

论收获也是可圈可点的。

记 者：您自己目前正在关注或者参与哪些

重要的课题研究，能介绍一下吗？比如您接下来

的学术重点会放在什么方面，等等。

王泉根：搞文学研究这一行，左右开弓，最想

做的还是文学史。撰著文学史既要有文学理论的

“哲学”基础，又要有文学批评的“实学”功夫，同时

还需要有“史学”修炼和文献积累与辨析能力,更

涉及到研究者的审美经验与审美判断。研究儿童

文学史还与研究者的儿童文学观与审美观、“儿童

观”密切相关，同时与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相联

系。我做了三十多年的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多少

积累了一些经验与思维成果，还有一大堆文献需

要消化吸收，因而近年我将目标转向了文学史，将

完成两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儿童文学史论》

和《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

我一直坚守跨学科研究。几年前，我与北师

大儿童文学专业的同事与多位博士生，以及清华

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一起，承担了国家出版基金重

点项目“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

研究”，涉及青少年文学与传播研究、青少年影视

研究、青少年动漫研究、青少年数字化产品研究。

该课题是跨学科研究，具有前沿性、学理性与现实

性，意义与难度都很大。前不久，我终于完成了最

终成果、60万字的《中国青少年文化产品研究》的

修改统稿工作。接下来我会开始《儿童文学本体

论》的修订，这是我为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生多年讲

课的思维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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